
祖母吴氏，痛失儿媳，强忍泪水，独

自苦苦支撑家庭，抚养孙儿、孙女。欣

慰的是 ，小孙傅良，聪颖好学 ，众誉赞

赏；长次孙女、长孙傅贤，孝顺勤力，家

务农务，均有分当。女大在前，上辈安

逸，可以推见，两位姐姐，桑蚕纺织，家

务杂活，双双比肩，农忙时节，与祖母、

傅贤一起，插秧耘草，一家人扶持相撑，

勉强过日。为了支持小傅良好学上进，

学业不辍，祖母吴氏无奈出卖建于周显

德（954—957）年 间 的 敝 陋 祖 屋 西 厅 ，

陈傅良文集《族叔祖元成墓志铭》：

傅良幼也孤，能读书，夜达旦，府君

故见爱。一日，挈傅良手至所谓西厅者

问焉。曰：“而欲存此否乎？”傅良不能

仰视，但泣下。府君叹曰：“吾固期汝之

有志也，当卒以归汝。”旧庐之全，府君

赐也。

少年傅良是不幸的，少年傅良又是

幸运的。

虽然九岁父母双亡，好在家风族风

好学淳厚 ，其父陈彬“ 天性明敏 ，邃于

《易》学 ，洁 行 自 晦 ，而 教 授 乡 里 ”，以

《尔 雅》《论 语》《孝 经》等 幼 教 启 蒙 傅

良，使傅良幼受家学，笃志强学。有祖

母吴氏、哥哥傅贤、两位姐姐等家人的

倾力支持，又有诸叔父、叔祖和亲戚们

的眷顾，“苦志自勉”“天分高胜”的少

年傅良 ，昼进夜长 ，子承父业，塾师名

闻，惊动学界。及冠后，先后授徒讲席

所在乡校、瑞安林元章家、罗山仙岩书

院、温州城南书院、新昌黄文叔家、天台

国清寺西庵等处。

陈傅良未及第先成名，为他说媒的人

应该不少，可35岁以前仍是单身孤枕。其

师薛季宣 17 岁就已成婚，其徒蔡幼学 23

岁完婚，叶适 28 岁（也有说 31 岁）结婚。

陈傅良迟迟未婚，是因家境贫寒？或因业

师辛勤？还是眼界清高？无有史料，不得

而知。

南宋乾道七年（1171），大喜日子终于

降临乡下寒门，35 岁的陈傅良迎娶“永嘉

九先生”之张辉的孙女张幼昭。

张幼昭，字景惠，出身进士世家，名门

闺秀，其父主管礼、兵部架阁文字张孝恺，

其弟扬州泰州县主簿张东野，均登第进

士。幼昭“自幼陶染诗书间事，绝异于他

女”，成婚时 26 岁。仅过一年，乾道八年

（1172），陈傅良金榜题名，进士甲第，授迪

功郎，泰州州学教授以归，人生三大幸事此

时有二，真是春风得意，喜上眉梢。

喜庆过后，回归平常生活。虽然授

职，然又未赴，他仍居家授徒讲学，生徒

“远近宗从登门请义，通日夜，历寒暑，室

内常无坐处。夫人独挟一婢治爨，贫甚，

糴米市薪，行饭分茗，皆令得洁馔，有无

未尝使夫闻之”。夫人上得厅堂、下得厨

房，节约清洁，理前理后，任劳任怨，相夫

爱夫，体贴入微。陈傅良有记“矧余力

学，往往独旦。（夫人）每兴视夜，青灯在

案。於焉劳苦，於焉咨叹。苟余饥渴，则

自涖爨”。

自淳熙三年丙申（1176），陈傅良首宦

太学录，历官京师临安（杭州），福建福州，

湖南桂阳、衡阳、潭州（长沙）等多地。历经

两浙东路、两浙西路、福建路、江南东路、江

南西路、荆湖南路等六路。古代只有舟车、

以步代车、以轿代行，夫人携子女随其往返

官所，跋山涉水、千辛万苦。淳熙十四年丁

未（1187）冬，自瑞安湗村至湖南桂阳军任

职，竟历八十六天才达。陈傅良《与林懿

仲二》（一）：

某凡八十余日，始达官下，一冬雨雪，

难阻万状。回想闲居士友团头之乐，不可

得已。

近3个月的路程，交加一冬雨雪，又有

众多子女相随，其艰辛劳苦，难以言表。陈

傅良《令人张氏癀志》：

令人穷约时来归我，相从二十有五年，

再以台评罢，食贫岁月视食禄为长。深入

湖湘，起居饮食非其性，多病所侵，未尝有

毫发不满意见言色。余敬如宾友，今亡

矣。呜呼哀哉！

夫人随行，沿途劳累不说，到了湖湘，

饮食起居又非习性，温州沿海，鱼鲜清淡，

湖湘内陆，辛辣难耐，夫人多病缠身，毫无

怨言，随夫所行，随夫所历。

陈傅良登第为官，三起三落，“亦既声

名，胡谤是丛。亦既膴仕，奚归匆匆”。夫

人面对诽谤、贬抑，坚信陈傅良，“共此心

曲”，安于退隐，“以为高则余不安，以为罪

当逐则宜尔”，率子女欢笑相随。

夫人和家睦族，扶亲助戚，贤慧嘉行。

“凡我族居，以私为公。凡我嗣息，以异为

同”，伯伯傅贤，妻亡鳏苦。夫人慷慨鬻卖

新有的五亩田，让伯伯具礼继室林氏。家

境稍有好转便资助姊姊和亲友。

夫人共有二子七女。夫人初得女，遂

以伯伯傅贤次子师辙为己子，后又自生子师

朴，其对师辙视为己出，一视同仁。师辙、师

朴官阶皆为承务郎。长女阿鬒，另有三女名

阿晦、阿季、阿福，余三女不知名字。女婿潘

子顺、薛师雍、林子燕、徐冲、张绍、张畴，均

为官仕、进士。至于最小的女儿，平阳历史

学会陈彤会长，据隆庆《平阳县志》卷五《人

物·选举》“邹臻，陈止斋甥”推考，为景定三年

（1262）武榜眼的邹臻之母。

夫人子女繁多，一生碌碌，随陈傅良

命运曲折，相安无事，似乎无有脾气，只有

和气，事实不是，只是如“张氏百忍”。《张令

人墓志铭》：“我岂无气性者耶！但写上墓

志不得，故不为尔。”虽然夫人这么说，忌墓

志差评，怨气百忍，其实应该是因她少时熏

陶文雅，长久修为儒雅，习惯成自然。

夫人轻财尚义，乐观豁达，安贫乐道。

一次“过洞庭，管押者忽告曰：‘某所行李有

盗。’家人皇骇，夫人笑曰：‘即如是，所失

不过财物。若贫，即不失矣。’”

夫人不信方术，不崇释、老，不畏巫鬼，

尊信孔孟，崇尚礼义。夫人于其弟东野，疼

爱有加，姐弟情深，情谊超厚。夫人记恩傅

贤于其家日常、农活杂务、亲戚往来的关

照，至死不忘，道别而安。《张令人墓志铭》：

夫人爱其弟特甚。弟死久，讳不告。

过时而后哭之，恸绝，遂得疾。庆元元年

（1195）八月二十二日且午，曰：“伯伯何

在？吾今死，不可不与别。”薄暮，伯氏至，

夫人曰：“新妇归矣。”夫抚之曰：“得无记畴

昔所得于《论语》《孟子》乎？”颌之再三而

暝，年五十，封令人。

夫人临终，陈傅良以《论语》《孟子》相

切，鸿儒大道，令人得道。

夫人与陈傅良共同生活二十五年，两

人相敬如宾，休戚与共，爱敬之笃，伉俪情

深。夫人曾言，舍公无复。夫人仙逝，陈傅

良泪梦，《祭令人张氏》：

呜呼！子病之久，余靡所爱。顾笑谓

余，日月有待。畴昔之梦，云鸾下逮。夫岂

凡骨，而及斯赉。余亦宵梦，殊庭祕严。

有二黄冠，缟衣襜襜。求子食器，与子镜

奁。而遂弃余，曾日不淹。

故事追止，敬仰不息。纪念陈傅良，也

应追思其背后的嘉贤女人，陈傅良出生、成

长、成就，离不开她们的贤德懿行。由于时

代的局限，她们一生围着家庭、围着丈夫、

围着子女，无有自我，以今视古，以古鉴今，

是赞是誉，是悲是忧！

（配图 出自《陈傅良》一书，曾成金/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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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

陈傅良背后的女人陈傅良背后的女人
■陈志坚

金桂飘香，暗香袭人，不觉壬寅临近行冬。今年是陈傅良诞辰

885周年，写篇纪念文章为宜。

俗语说，一位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位贤内助。我说，一位有成

就的男人，其背后往往不只一位嘉贤的女人。陈傅良的背后就是如

此，其母生之、其奶养之、其妻成之。于是闻着良辰馨香，提起拙笔，

追思贤德懿行。

要说陈傅良背后的女人，首先自然

要提他的生母徐氏。古代重男轻女，族

谱记世系传脉，用红线，传男不传女，男

子有名有字，配妻只有姓氏，记注子女仅

记子数，不记女数。陈傅良出生于瑞安

帆游乡固义里（即湗村，现塘下凤川），后

裔散居各地，无论凤川本支，还是外地支

派，族谱均无徐氏名字。陈傅良文集、师

友相关祭文也只有徐母姓氏，无有名字。

徐氏生有四个子女。南宋绍兴七年

（1137）十一月二十四日壬子，生傅良，字

君举，为小子。长子傅贤，字国举，大傅

良两岁。上面说族谱只传男子、只注子

数、无记女数，那如何得知徐氏生有四个

子女？《陈傅良诗集校注》有《戊午寿国举

兄》：

一 母 分 身 四 白 头 ，从 今 家 事 付 儿

流 。 只 须 老 草 供 觞 味 ，乍 可 婆 娑 伴 钓

游 。 劳 世 万 人 输 暇 日 ，好 天 一 雨 荐 新

秋。平章何物宜为寿，三十余年晏子裘。

陈傅良同僚楼钥为其撰的《宋故宝

谟阁待制赠通议大夫陈公神道碑》，记陈

傅良绍熙二年（1191）赴朝廷奏事时，“须

发如雪”“有郎白首”。叶适在《宋故通议

大夫宝谟阁待制陈公墓志铭》中，也记公

“去朝十四年，至是而归，须发无黑者，都

人聚观嗟叹，号‘老陈郎中’”。由此结合

其国举兄寿诗“一母分身四白头”分析，

陈傅良有兄弟姊妹四人。再参考叶适撰

《张令人墓志铭》“后夫宦颇遂，不至乏，

稍经营兄姊及他亲友”，可推测陈傅良有

两位姐姐，且都比傅贤、傅良年长。

陈傅良的父亲陈彬为塾师，家境平

平。徐氏相夫教子，起早摸黑，含辛茹

苦。待子女们都已总角，稍微宽适，岂料

人生无常，与陈彬相继年内病逝（也许同

是感染疫疠 ），留下四个可怜、凄惨的孤

儿，其时傅良只有九岁。

生母徐氏 英年早逝

祖母吴氏 独撑家庭

妻张幼昭 名门闺秀

滩脚记忆
■王孔仁

高楼镇滩脚村位于飞云江中游。滩脚以下属中下游，江水较深可以通

行中、小吨位船舶，但滩脚以上至泰顺百丈口发源地属中上游，江面渐窄，且

多急流浅滩，滩脚即是它的最后“脚”，滩脚以下就再也没有滩了，飞云江涨

潮时，潮水只涨到滩脚，所以滩脚也是飞云江清浊水的分界线，上下泾渭分

明。滩脚对岸是马前村，以前过江要坐两次渡船，因为中间是个偌大的四面

环水的沙洲岛，好似温州江心屿。

滩脚是生我养我的热土，几十年过去了，那些多彩的奇观成了我美好而

隽永的记忆。

回忆历史，当年滩脚埠和清潭埠是来

往泰顺、文成、瑞安等地船只的主要停靠

点，也是当地商品集散地。唐时的“三港

纱”不但远销温瑞平城乡，而且远销杭嘉

湖一带，到了宋末元初，此地设立了三港

巡视司，明洪武元年（1368）改设三港税课

司厅，明清时期瑞安、三港、百丈三镇和沿

岸二十二埠均成了飞云江航运及沿岸商

埠网络。

新中国成立后，平阳坑航运社船工也

同样将大峃艇停靠在滩脚埠，便于在此装

卸货物。上世纪70年代前，文成、营前的大

峃艇也停泊滩脚，等退潮时，起风拔篷，船

首尾二人用船桨驰向瑞安。从瑞回来的文

成大峃艇又停泊滩脚港湾，并从此处开始

在多条浅滩上逆水行舟，几只大峃艇船工

与纤夫合作，用银缆把一只只船往上游浅

滩拉，船头也有船工撑篙用力向上挺进。

投资 1.56 亿元的滩脚堰坝属全省最

长跨江堰坝，跨度达520米，坝址以上集水

面积 2478 平方米。该工程是一个壅水结

构，堰坝壅水高度约4米，溢流堰坝顶高程

为6.2米，溢流净宽470米；泄水闸共3孔，

总净宽30米，闸底高程1.5米，水闸上建有

仿古宫殿式阁楼，格外美观。左岸泄水

闸、右岸泄水堰坝，同时右岸对部分滩地

进行疏浚，形成一个面积约 1.4 万平方米、

高程不高于5.8米的浅水广场。

该工程紧挨赵山渡水库，阻断飞云江

潮水，形成一个调节库容达75万立方米的

人工淡水湖泊——寨寮湖及约 6000 米的

景观河道长廊。这不但对区域下游的洪

水调度起到重要控制性作用，而且在坝址

上游形成一定水面，改善区域水景观及河

网水质，提高城镇品质。此工程是高楼镇

“水上慢城”的基础性工程，完工后一幅居

民枕“水”而居、游客追“水”而游、城镇依

“水”而兴的美丽画卷将在高楼镇徐徐展

开。

近十年来，由于国家的富强、经济的

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乡投入基

建项目多，不论建房或造桥造路，均需大

量的砂石，致使沙石资源紧缺，供不应求，

滩脚这片沙滩（即不毛之地的芦苇滩）成

为村民的聚宝盆。

由于几千年的河床沉积，砂石层深达

几十米，成为取之不尽的砂石“矿”，滩脚

两岸江畔先后开办过滩脚、上马前、垟湾、

大华等砂石场，采用现代化的机械装备，

每日挖掘砂、石成千上万吨，并源源不断

地运往浙南各地，给沿岸村添加了一笔可

观的收入。

每年农历四月至八月涨潮时，都有一

大群细虾随潮头从飞云江两岸向上游，夜

间更为明显。马前、滩脚村民用自制的

“虾笼”，每天晚上去江畔“挂虾”，跟潮涨

终点100米以内那一段，两岸挂虾人最多，

一般隔10余米挂一条滩，而且都挂在两岸

岸边（中间深潭不好挂，而且也没有虾爬

上去），细虾都是从岸边向上爬的，但必须

是浅滩（细石子垫底）和细流。村民带被

褥睡在江畔，次日早晨回家分虾，除了给

自家当菜肴外，多余出售或加工晒干成虾

干，当佳品送给亲朋好友。野生的鲜细虾

味道可口，即鲜又香，仅马前、滩脚村特

产，远近闻名，供不应求。

另外，每年芒种前涨潮时，都有大群

丝鱼（本地叫沙章鱼）随潮头游向上游，近

邻村民用自制“坳罾”捕丝鱼，加工后叫丝

鱼干。此外，在上世纪80年代前还有一种

特产叫香鱼。因滩脚是飞云江潮水（咸

水）与淡水相互并汇区域，是香鱼霜降产

卵时理想的区域。香鱼又名香油鱼，鱼体

狭长而扁，头小嘴巴大，眼睛小，尾巴分

叉，全身除鱼头外都有细小圆鳞，体长二

三十厘米。捕捉港中香鱼，一般是撑着竹

排放鸬鹚捉鱼，一只竹排上蹲着四五只鸬

鹚，大多在午夜后，由鸬鹚叼（捕）香鱼。

因香鱼肉有特殊香味，做香鱼菜肴宜清炖

白烧，再撒上葱花、姜末，清香四溢，色香

味俱佳。但到上世纪90年代后，滩脚特产

细虾、细鱼及香鱼不知何故都绝迹了。

滩 脚 两 岸 十 几 个 村 均 位 于 飞 云 江

畔，拥有几千亩水竹林，以前是村民重要

的副业收入，村民们把这取之不尽的水

竹进行加工利用，经济效益较高，曾创办

鱼篰厂、渔竿厂、扎篾厂、画帘丝厂等，其

产品远销宁波舟山、洞头、上海等地。特

别是凤翔片盛产水竹，有充足的原料，故

此制作画帘且成农户重要的产业，到现

在竹蔑丝制作技艺还在传承中。

据退休教师彭纪通介绍：“我们与红

星宣纸集团合作有 28 年了，开始的时候

他们曾派人到村里实地考察，对这里的

粉单竹（上世纪 80 年代初从日本引进）

品质赞不绝口。因为竹节长，能够提高

人工编帘子的效率，质地好，比通常的竹

帘耐用，这种品质的竹子仅我们这一带

有，因此该公司生产纸帘的竹蔑丝大都

来源于凤翔一带”。

上世纪70年代，由于渔业还没设捕禁

休渔期，致使大小黄鱼都被“敲梆”一网打

尽。不知什么原因，那时黄鱼特别多，而

老百姓生活水平低，舍不得花钱买鲜鱼，

故此，供大于求。瑞安水产公司就将大量

收购来的黄鱼，撒点盐，从瑞安快速运至

滩脚。一天几十只大峃艇来来往往，因为

滩脚地处清浊水交界，在滩脚两岸可以用

清水洗鱼，并且滩脚沙滩是四周环水的偌

大沙岛，是天然的晒鱼场，两岸十几个村

的村民都为该公司晒鱼鲞。工序包括按

要求用刀把鱼劈三刀、在江中洗净、晒在

“蕃丝略”上。鱼鲞晒干后，由该公司专人

司秤记录及发放工资。

滩脚埠

滩脚堰坝

天然砂石场

细虾、丝鱼、香鱼的特产地

水竹林

晒鱼鲞

在 学
风 浓 郁 的
家 庭 中 长
大 ，陈 傅
良 从 小 就
耳 濡 目 染
了 儒 家 传
统文化。

九 岁
时 ，父 母
相 继 去
世 ，陈 傅
良 由 祖 母
吴 氏 抚 养
成人。

乾 道
七年，三十
五 岁 的 陈
傅 良 迎 娶
张氏。


